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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族咒术是彝族民间最为常见的仪式之一，特别是咒鬼术在彝族民众生产生活中处于十分

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毕摩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咒诗是咒术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诵辞，也是彝族以

书面传承的传统文学的“汇编”之一，在彝族经籍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彝族咒术和咒

诗的分类、结构、历史渊源、研究价值进行简要评述，从而指出咒术是人类原初文化演进历史轨迹保留最

为完整、内容十分丰富的一种活态仪式，是彝族民间独特存在和独自传承的无形文化遗产。而咒诗是对咒

术仪式中所使用的诗化咒辞的“汇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五彩斑斓的世界多元文化中，也是一份

十分稀有的宝贵的人类记忆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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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咒术是彝族民间最为常见的仪式之一，

特别是咒鬼术在彝族民众生产生活中处于十分重

要的地位，使之成为毕摩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而咒诗是咒术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诵辞，也是

彝族以书面传承的传统文学的“汇编”之一，在

彝族经籍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彝族咒术的类别

彝族民间的咒术是彝人为对付鬼怪邪崇及不

祥之兆或制胜仇敌冤家的一种巫术活动，其目的

在于使鬼怪邪崇和仇敌冤家因咒术的灵效而遭到

绝亡或受到灾祸。彝族的咒术从诅咒对象来看，

可以分为咒鬼和咒人两种；从诅咒场所来看，可

以分为室内咒鬼和室外招兵大咒术两种；从诅咒

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积极的进攻性的起咒和消

极的防御性的反咒两种。

咒鬼，彝族叫“略茨日” &意为咒鬼术，是彝
族民间常用的一种咒术。“略茨”&是彝族对一切
妖魔鬼怪的统称，凡是因缠崇于人或给人带来各

种灾祸或疾病的，都可以称之为“略茨”。彝族

先民所创造的神鬼世界是个扑朔迷离、神秘诡异

的世界，他们认为大至宏观昊宇，小至微观细粒，

都有神鬼或精灵的存在，天父地母、日光月辉、诸

天星宿、雾霭云霞、风雨雷电、山川沟壑、杉林柏

树、江河湖泊、植被禽兽，都有一定的精灵在主宰

着兴衰败亡。作为世间万物中特殊存在的人类，依

然也摆脱不了神鬼的主宰。这种唯灵思维既给予了

彝族神鬼世界以存在的土壤，也给予了彝族神鬼世

界以发展的空间。彝族民间神鬼之多，可谓一冠，

仅能叫出名字的，就达数百种之多。同时，彝族民

间的神鬼都被人格化，又认为也只有采用人格化的

手法对付，才能制服鬼怪，于是有了咒鬼、驱鬼、

宴鬼等针对于鬼的仪式。

彝族民间凡做一次较大的仪式，不论是送灵归

祖，还是治病救人，都先进行咒鬼仪式，将鬼怪驱

逐出去，才进行其它仪式。又以为鬼怪恐惧光明，

喜欢黑暗，爱于深夜活动，所以咒鬼都选在夜间进

行。咒鬼仪式既可在其他仪式之前进行，也可单独

进行，规模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长则达九

夜，短则只有一夜，但必须为单数。彝族谚语道：

“不会咒鬼术，不能算毕摩”，咒鬼术是毕摩常行

的仪式之一。

咒人，彝语叫“摄日”，意为诅咒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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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咒人之术一般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杀亲、拐妻等

仇大恨深时，当事人又没有办法进行挽回和报仇的

条件下，邀请具有很高法力的毕摩进行对仇人进行

的一种巫术，旨在置仇敌于死地或降祸于仇家。能

够做咒人仪式的毕摩必须精通起咒和反咒，否则对

毕摩自身不利。由于咒人仪式系黑色巫术，不仅具

有神秘性和恐怖感，而且也非正义，不论为了什么

原因诅咒都是一种作孽的行为，有悖于自然规律，

所以行该类仪式毕酬虽然很高，但大多数毕摩都不

愿做这种仪式。据传在民主改革（ #$%& 年）之
前，因冤家林立，在彝族民间行这种仪式的还比较

多。民主改革后，由于此类仪式系黑色巫术，虽然

此类仪式的报酬很高，但容易引起冤家甚至造成解

不开的宿仇，所以毕摩一般都不愿行此类仪式。咒

人仪式有多种多样，主要有取仇氏身物进行装“勒

格”而咒、“特依斯觉”、指名道姓“咒仇”、取

足迹“迷踪”等几种。

二、彝族咒诗的分类

咒诗是指咒术仪式活动中毕摩所念诵的咒文。

根据仪式程序的需要，毕摩将其所使用的咒诗分为

口耳相传的口碑经和文字记载的咒经两大类别。口

碑经都是根据仪式某个程序的需要而定，呈现精炼

简短的特色。而文字记载的咒经大都为长篇，从内

容上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主体类咒诗和附加类咒

诗两大部份。主体类咒诗体是指以诅咒为目的的咒

诗，这类咒诗从诅咒的对象和形式来看可以分为咒

鬼、咒人、通用、迷踪四种类别。

咒鬼类诗体文及迷踪是指以鬼怪为诅咒对象的

咒诗体文献，它包含有常用咒诗、专用咒诗和驱遣

咒诗三种。常有咒诗是指普遍用于咒鬼议式的彝语

称之为“斯吉特依”的《咒鬼经》，该文献在民间

使用频率最高，凡进行各种类型的诅咒仪式都要念

诵，因此 ’毕摩传抄也最为广泛，是作为毕摩者常
备的经籍文献，甚至有些毕摩抄有数卷之多。专用

咒诗是指专门用于治疗特定之鬼崇的咒鬼仪式上所

念诵的经籍或驱遣文献，其中有专用于诅咒猴瘟仪

式的咒猴瘟类《驱猴瘟》、《食猴百舌红》、《逐

猴瘟》、《叟地驱猴债》等，有专用于诅咒痨疾仪

式的咒痨疾类《驱痨经》、《食痨百舌红》、《逐

痨治病》等。驱遣咒诗是专用于驱逐、遣送各类鬼

怪时使用的经籍文献，有《驱鬼经》、《驱斯

色》、《转斯返色》、《驱绝鬼》、《驱阴狗》、

《驱斯尔》、《驱疯神》等。咒鬼类经籍文献大多

用锅灰或木灰粉加水和成“墨汁”写成，都可放置

于家中。

咒人类咒诗是指以活着的人为诅咒对象的咒

诗。据传专用于咒人的经籍文献主要有《食人百舌

红》和《黑牛成符债》两种，前者取未出嫁的纯洁

少女的鲜血写成，后者用未交配过的牛犊鲜血写

成，因系凶性之物，不能置于家中，更不能在家中

念诵，须到进行大型咒人仪式时才从隐密的山洞中

取出在野外念诵。

通用类咒诗是指通用于咒鬼和咒人两大咒术仪

式的咒诗体文献，此类文献名目繁多，且大都有简

繁两种版本，内容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一是

在咒人仪式中念诵用的关键词意为“仇人”的

“更”在咒鬼仪式化成含有“鬼”之意的“略茨”

或含有“妖魔鬼怪猴瘟痨瘟神痨神”之意的“略茨

牛拉忍拉忍色格色”；二是咒人的文献用与书名有

关的动物鲜血写成，如《狐狸一般红》用狐血写

成，《红虎擒仇债》用虎血写成，《三道禽血债》

由禽血写成。而咒鬼的文献则用锅灰或木碳粉制成

的“墨汁”写成；三是咒人用的文献不能放置家

中，而咒鬼用的文献可以放置家中。此类文献主要

有《狐狸一般红》、《红虎擒仇债》、《院坝起鹿

债》、《凶业红虎债》、《昊天神怪吉尔债》、

《乌撒拉且债》、《乌撒双胞债》、《三道禽血

债》、《变体禽血债》、《俄卓达尔债》、《俄迪

宴客债》、《黄怪食邪债》、《昊天调和债》、

《石衣石神女》、《祭毕似禽飞》等。

迷踪类咒诗是指用于迷惑鬼怪踪迹而提之的咒

鬼仪式或用于取用逃犯的足迹进行诅咒后让其迷路

而无法逃脱的咒人仪式的咒诗。此类文献有《迷鬼

经》、《设置迷阵经》、《解迷经》、《围鬼经》

等。

附加类咒诗是指虽然用于诅咒仪式上，但其目

的不在于直接的诅咒，而是为招请天地神祗来维护

毕摩的咒术法力，驱造妖魔鬼怪，甚至让神祗以其

行动来让咒诗发生作用和效果的咒诗。附加类文献

从其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招兵、颂毕、遣返三

种类别：

招兵类咒诗主要在招兵仪式中运用，是为了招

请天地神灵或各路神祗前来助威护法，目的是为到

达仪式的应验效果。由于彝族先民以为有其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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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有其神主宰着这一地方的一切，所以所招请的

神祗也像地名一般数不尽。从所招神祗的类别来

看，有演化为森林之神“鲁朵”，演化为草原之神

的“斯乃”，演化为悬崖之神的“此批”，演化为

江河之神“米阶”及尼能、实勺、格俄、慕靡等古

部落群体人员所演变的神祗，有戈洛维克的阿叔斯

惹、尔吉甘批的马且斯惹、兹穆抛古的布合斯惹、

甘洛甘朵的甘惹木嘎、勒格俄卓的勒格斯惹及披挂

战装的勇士手执宝剑的力士等古英雄所演化的神

祗，有甲谷甘洛的甘嫫娘娘和“石衣石女儿”、

“石孕杉育女”、“崖孕水育女”以及“白裙提整

整”的少女、“红裙彩霞飞”的姑娘、“黑裙稳重

重”的少妇等，有俄卓拉穆的阿苏拉则，基日拉穆

的阿格说祖，斯义洛谷的阿克俄窝、杨古格则的杨

古署布以及“兹毕如雁叫”、“臣毕似鹤鸣”的众

多毕祖神祗，有演化为各种动物或以动物为特征的

各地神祗，有群雄争勇的群体神祗，有天地日月星

辰神祗，等等，此类咒诗主要有《地祗》、《招兵

经》、《石孕杉育女》、《猛神经》、《内域地

祗》等。

颂毕类咒诗主要为《颂毕·毕谱》，其内容为

叙述毕摩作毕的渊源和歌颂自己世代相传的毕祖事

迹。这类咒诗因毕摩流派不同，使“颂毕”部分基

本类同而“毕谱”部份侧重于世家毕摩自身的先祖

事迹，如阿苏拉则流派毕摩世家侧重于阿苏拉则的

事迹，杨古署布流派毕摩世家侧重于杨古署布的事

迹。

遣返类咒诗是用于预防或防御他人所施诸的咒

术的文献，此类文献主要用在进行诅咒仪式的前

后，目的是为预防、防御和转返他人的诅咒。此类

咒诗有《驱逐昊天错乱债》、《俄卓返咒债》、

《遣债》、《遣弃仇咒》、《掘咒符》等。

三、彝族咒诗的结构

咒诗，不管是用于咒鬼的还是用于咒人的，从

内容上看大都大同小异，只是因名目不同而长短有

别，长的可达四万余字近万行，短的只有几千字几

百行，内容有所增减。即使是同一名目的文献，由

于都用传抄的形式来传承，在传抄中难免有所增删

或差异，然而一般都不会影响咒诗的主题和主体结

构，都是通过祈道求理，祈求各种债神去征服鬼怪

和仇敌，从而到达自己希望的目的。从目前所能看

到的咒诗内容来看，咒诗一般都由开篇、诉说、祈

理、转债、遣债、结尾等几个部分构成，不同名目

的咒诗在前后构架上有所差异。

咒诗的开篇大都类同（除《狐狸一般红》在开

篇还有一段描述仪式效果和气势的引子外），一般

为“一声叫朗朗，斯匹格伙方，疑是兽袭畜，原非

兽袭畜，只为仇袭来；两声清悠悠，阿洪流液方，

疑是咒声震，不是哭声震，只为仇侵入；三声叫震

震，勒迪史祖山，疑是三犬猎，不是三犬猎，只为

仇掠去” #可能是为界定咒诗的流行空间和使用咒
诗的起因，从而点出仪式的主题。“斯匹格伙”和

“阿洪流液”泛指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其周边地

区，而“勒迪史祖山”一词在某些文献中写成“兹

兹濮乌”就是昭通境内的一地名，那么可以界定咒

诗的流行空间就在彝族北部方言区，这也可以用其

它方言区没有此类咒诗体文献来佐证。而使用咒诗

来进行咒术仪式活动的起因更加明确不过，是由于

“仇人”或“鬼怪”的行为所致。从而引出咒诗为

消灭“仇氏”（或鬼怪）的主题：“呼则袭仇身，

唤则报仇名，呼则吉仇躯，唤则断仇根，呼则滚仇

尸，唤则流仇血，呼则父债诅，唤则母债咒，咒亦

咒仇氏，搏变搏仇氏，灭亦灭仇氏，食变食仇氏，

噬亦噬仇氏，吞亦吞仇氏”。

诉说是为解释或诉告仪式主人行此仪式是由于

被仇人所逼迫的因素。如“仇氏他一家，不该言而

言，舌飘飘而言；不该行而行，脚偏偏而行；不该

生而生，雾蒙蒙而生；不该食而食，嘴翕翕而食；

不该吞而吞，喉蠕蠕而吞。自从彼长势：君也被彼

杀，掌印没有君；臣也被彼杀，判案没有臣；毕也

被彼杀，送灵没有毕；亲也被彼杀，娶妻没有亲；

戚也被彼杀，嫁女没有戚；姻也被彼杀，寻亲没有

戚；杉林被彼食，不剩一枝叶，麋麋嘤嘤哭；悬崖

被彼食，无处挂蜂窝，群蜂淅淅泣；草原被彼食，

不剩一棵草，云雀嘤嘤哭；江河被彼食，不剩一汪

水，鱼獭淅淅泣。”诉说的根源可以从彝族先民的

认识观来探讨，彝族先民相信万物有灵，草木有

根，有理通顺，无理阻塞，所以咒诉也须讲理诉

说，把握住正理才能得到人性化的神灵的支持和援

助，从而到达所求的愿望和效果。

转债就是把各种债神转给所咒对象。“债”彝

语叫“正”，含有“钱财”、“牲畜”等之意，这

里可能延伸作为“债务”用。彝族的泛灵现认为万

事万物都有神灵在主宰，于是也有了相应的各种债

曲木伍各，吉郎伍野：彝族咒诗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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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这些债就是引起各种祸端的根源。转债的内

容主要有转昊犬阴犬债、昊天父母债、昊天错乱

债、日光月辉星云债等。如以转日光月辉星云债为

例：“一声叫朗朗，日神光芒芒，眼神光辉辉，星

神光熠熠，但愿搏仇去。日乃一赤牛，月乃雄绵

羊，星乃公山羊，闪俩 #星名 $一公猪，磁库 #星名 $
一公鸡，所塔 #星名 $一碗酒。今日北天日月来，南
地毕雨来，东方云雾来，西方气风来，欲要搏仇食

仇去。”

遣债就是派遣各种债神向所咒对象进攻。咒诗

中所遣的债神十分繁多，大多以自然万象和人为的

动态来命名，有作债、做债、昊犬债、阴犬债、鲁

债、尼能债、十二债、斯闪债、日债、月债、星

债、雾债、夷债、叟债、邪崇债、癞债、瘟债、暑

非债、业债、凶债、杀戮债、剌孽债、射孽债、劈

孽债、击孽债、俄作勒叔债、褐人雾衣债、绝牛债

等数十种之多，此外还有遣咒符板、尼判能断、遣

牛驱马等。不同名目的咒诗文献，所遣债神的多少

和排列都有所差异，类别最多者当推叙述诗行最多

篇幅最长的《狐狸一般红》，多达三十余种，然而

与其它咒诗体文献总和比较，也没有类列齐全。遣

债中，总合性的遣债的是《遣债神》：“一声叫朗

朗，作毕遣债神，是否未得遣神牲？不得也不是。

清晨白雄鸡，引得山上雾裹雨，唤来深谷阵阵风。

北天日与月，日月债神起，大地亮堂堂；南地债神

起，云雾升腾腾；东方债神起，黄云连绵绵；西方

债神起，白云卷团团；原野债神起，黑云翻滚滚。

起兮债神起，债起雾腾腾；降兮债神降，债降雨绵

绵。杉林鲁债起，幻作麂麋跃，跃往仇家去；深谷

朵债起，幻作赤獐跳，跳往仇家去；高岭斯债起，

幻作野雉鸣，鸣往仇家去；深潭木债起，幻作水獭

行，行往仇家去；悬崖阶债起，幻作群蜂舞，舞往

仇家去；原上此债起，幻作鸿雁飞，飞往仇家去；

气债伴风债，伴随咒言行，牛马来判债。鲁债笨拙

拙，朵债紧牢牢；斯债成群群，乃债尖锐锐；木债

怪诞诞，阶债黑簇簇；此债黑压压，批债嘴翕翕；

气债快速速，风债连绵绵；凶债成堆堆，孽债喉蠕

蠕；污债成群群，秽债黑暗暗；劝债似恰恰，奸债

青幽幽。仇氏他一家，父将戮子去，母将离女去。

债神率债兵，债神成群群，债神尖锐锐，明明复白

白，密密复麻麻，但愿进仇家。欲遣债神行，鲁神

伴朵神，斯神率乃神，木神领阶神，此神带批神，

气神引风神，但愿到仇家，仇该绝时绝将去，去兮

浩浩然。”

咒诗在结尾时不同名目的文献有不同的结尾方

式，大都用“折仇”的形式来结尾，意示已将所咒

对象折断，其咒诗大概为：“等待万般尽，而后来

折仇，欲捉仇氏魂，锁于黑枝下，颈骨十二节，肋

骨十二根，欲将仇躯折，欲将仇肢折，祭礼黑折

枝，鲁折复朵折，斯折复乃折，木折复阶折，此折

复批折，日神中央折，鲁朵折枝白，斯乃折枝花，

木阶折枝黑，上方君折枝九段，臣折枝七段，毕折

枝五段，折罢随风去。仇作无理喻，仇行无阻路，

嫁亦去东方，奔过往西方，仇氏莫返回，一段这般

尽。”

此外，咒诗的结构体系中大都穿插有颂毕、招

兵、报名等独立的篇章。其中报名是指报所念经籍

的名称。前已述及，咒诗类经籍内容大同小异，所

以报名成了不同名称的咒诗类经籍的区别之所在。

咒诗类没有一种不报名的经籍，然而报名方式不一

样，有些只是以书名反复穿插于段落之间进行报

名，而有些以书名进行反复报名外，还在一定的段

落间进行详细的报名。如以《红虎擒仇债》为例：

“红虎擒仇债，今日报我名，君子扬我名，小人匿

我名，我也报我名：比尔日诺虎生虎，列渣果虎生

虎，短尾白猛虎，也曾经过堂狼大山上，也曾经过

兹兹濮乌地。短尾白猛虎，起是何方起？起于拉哈

液乌方，达到拉木阿觉地，起于拉木阿觉方，达到

吉布拉木地，起于吉布拉木方，达到拉依里觉地，

起于拉依里觉方，达到拉木拉伙地。短尾白猛虎，

饥餐波史阶觉草，渴饮拉哈液乌水，行于拉曲大坝

上，巢在木兹拉伙筑。木兹拉伙大山上，猛虎咬牙

复切齿，虎牙尖利利，虎腿健壮壮，虎齿响咯咯，

虎尾摇劲劲。短尾白猛虎，坐时如猫大，起时如虎

威，白昼似鹰疾，黑夜似电闪，白昼似人叫，黑夜

似虎啸，今日仇食仇来。”

四、彝族咒术和咒诗的渊流

关于彝族毕摩利用咒诗进行咒术活动的由来，

于史无考。在彝族民间传说中，即使是以“尼数”

送灵归祖仪式出名的上界毕摩昊毕实楚和下界毕摩

提毕乍穆相互谋害，也不是利用咒术，而是利用毒

药。到了兹敏阿基时代，才提到咒人这类咒术活

动，据说兹敏阿基曾经进行过一场规模较大的咒人

仪式，结果使所咒对象阿嘎惹尔“君尸民尸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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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成石堆，人血合成泥”。兹敏阿基是《驱鬼

经》、《鬼的起源》、《兹兹尼渣》等彝文文献中

十分重要的人物，据说他是住牧于兹兹濮乌的一个

圣明的君主，他曾带领手下机智谋臣莫克德支和英

武神将哈依狄古在守猎中射杀过幻化为灰白公獐的

万鬼之母兹兹妮渣。又有学者考证兹敏阿基系东汉

时人物，也许在东汉时期彝族先民已有初具规模的

咒术活动。

从现存的咒诗来看，内容和语言大都通俗易

懂，比起晦涩难解的“黎数”类文献更易让人接

受，由此可以推断现存咒诗成书年代不太久远，这

和一代毕摩宗师阿苏拉则曾经收集、整理和规范咒

术类咒诗的民间传说十分吻合。据传阿苏拉则一生

好学，见多识广，能言善辩，他曾编撰过很多咒术

类咒诗，还曾用《院坝起鹿债》诅咒过准备作毕完

后杀毕的甘谷甘洛兹阿维鹏鹏家，也曾用《狐狸一

般红》等诅咒过阻挡毕摩前行之路的斯义洛谷阿孜

额莫家，还曾诅咒过曾经戏谑毕摩的阿洪流液牧猪

者，结果使所咒对象都得到相应的报应。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原始信仰的发生和发展，

各个民族都有相似的特点，都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

形成和发展而逐步深化的。当人们还处于蒙昧世

代，生产力极其低下，思维能和也极其低下，人们只

能消极地依赖于自然，尽可能地依赖着大自然的恩

赐而生存，人们也就不能了解自身的肉体组织及其

生命现象，也不能将自己同与自身相处的大自然界

区分开来，也就不可能有原始信仰的产生。随着人

类社会的逐渐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为了自

身的生存条件，不断与大自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有

了感悟自然万物威胁的思维能力。然而，由于受制

于生产力，人类发现自身微弱的力量无法与大自然

抗衡，于是开始考虑了自然现象与经济生活的关系，

寻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思索了人类自身的问

题。可是，处于蒙昧时代的人们思维能力毕竟有限，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大自然的左右，不能正确把

握自然规律，于是有了原始信仰。彝族先民也是如

此，他们认为，一切存在物和自然现象中存在的一切

都有一种神秘的属性，即神灵的存在，尽管这种被称

之为神灵的属性的本性是人的感觉只能意会而无法

触摸的，然而无法触摸的对象比能够触摸的对象更

为神秘更为重要更为灵验，于是有了万物有灵的信

仰。彝族先民的万物有灵信仰，首先涉及的是个别

生灵的灵魂，然后又提高到神性系列的神灵世界，认

为神灵能够影响或控制着各种物质事件的发生和演

变，影响或控制着人们的现实和未能的生活，它们掌

握着与人交往的过程，也能从人们行为中感悟出自

身的喜怒哀乐，甚至有人一般的善恶观点。譬如自

然实体人格化的自然崇拜就是一个例子。

正因为有了百种聚集的泛灵观，才直接制导了

咒诗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规范了咒诗的祭神参神

功用。泛灵观把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也被灵物化，

上古的人们都崇信自己的语言具有神秘的魔力，为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灾无病祥瑞安康，出现了

祭祀和祈祷的祝语颂词，这些祝语颂词经当时作为

民族部落酋长和祭司的毕摩的整理而趋于系统化，

然后又用之于社会生活，就形成了祝咒之词。祝咒

之词本是含有求善去恶双重功效，后又逐渐分化为

祝词和咒诗两类，其中咒诗是以激烈的命名口吻的

言辞加以诅咒、誓词，从而祓除不祥祈求神灵的支

助和护佑，驱除遣送缠绕和作崇于身的邪恶鬼怪，

并希冀实现所求的具体愿望。

诚然，咒诗不是一人在一时间创造的，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即使是今日，咒诗在彝族民间使用率

高且以广大民众为其“读者”，所以也不断体现

“民众化”的特色，许多语言、内容及形式都随着

社会的变更而演化，例如在许多新抄的文献里，

“枪矛如星闪”演变成“枪口排密密”，“箭矢如

雨降”演变成“弹头如雨降”。也就是说，咒诗在

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内容新的诠释在注入，不

断处于流变之中。咒诗有咒鬼与咒人之分也是一个

典型的范例：从诅咒的对象来看，咒鬼类咒诗必定

早成于咒人类咒诗。咒人类咒诗，是在咒鬼类咒诗

的基础上，随着彝族社会的分化和发展，随着奴隶

制争地掠财和冤家械斗的需要而出现的，是原始咒

诗的对象从超自然物转向社会的产物。这和彝族咒

诗由上古时期彝族民间片言语的汇集而成顺理成

章，也和咒诗在兹敏阿基时代已有咒鬼类和咒人类

的区分不谋而合。而从咒诗体经籍文献在彝族北部

方言区独成体系且语言通俗易懂一事来看，唐末时

一代毕摩宗师阿苏拉则曾花功夫收集整理咒术类咒

诗一事也不应该是无稽之谈。

五、咒术和咒诗价值探析

从宗教学方面看，不能从咒术活动的形式来观

察，还是从咒诗的内容来分析，都包含有十分浓郁

曲木伍各，吉郎伍野：彝族咒诗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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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文化，都可发现彝族的宗教仪礼与巫术观念

内容，都能体现彝族信仰中最为突出的宗教和巫术

混为一体的特色。彝族民间认为，神祗和鬼怪之间

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被人格化后行为的善恶好坏，故

有“善则为神，恶则成鬼”的说法。在具体的毕摩

仪式活动中，处理人与神鬼之间的关系时，总是用

软硬两套方法来对待：软的一套是用于对待善的神

祗和祖先之魂，主要有祈祷、献祭等手段；硬的一

套用于对待鬼怪，主要有驱赶、捕捉、围猎、割杀

等手段；对待鬼怪时有时也用诱惑、谄媚等软的手

段，但最后还是归结于硬的手段。同时，由于咒术

和咒诗所主张和阐扬的是万物有灵观，万物有灵信

仰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民间群众的思想意识，支配

着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对彝族人的文化认同有着

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咒术和咒诗都成了研究彝

族宗教文化不可缺少的宝贵材料。

从历史学方面看，彝族没有一部完整的用文字

记载的历史，彝族的历史只能在用彝汉文字记载的

文献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要把具有长久历史的彝族

历史从断断续续中理顺出来，除了从彝族民间口传

的谱和民间传说可以作为原始材料之外，毕摩文献

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材料，例如从《指路经》中就可

以推断彝族先民各支系的迁徙史。咒诗在研究彝族

历史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一是颂毕类咒诗记载了

毕摩文化的起源及演变过程，同时也记载了世传毕

摩世家历代毕祖先的事迹：二是许多咒诗都记载有

鲁、朵、斯、乃、木、阶、此、批和尼能、什勺、格俄、慕靡

以及武、乍、布、默、糯、恒等彝族古部落的事迹；三是

咒诗的很多内容记载了古代彝族兹、莫、毕、革、卓五

级社会结构；四是咒诗涉及到古代彝族先民的狩猎、

战争、畜牧、渔业、宗教、兵器等方面的内容；五是咒

诗的许多词句和篇章都是古代彝族历史实事的精炼

总结。

从地理学方面看，咒诗中不仅有独立成卷的专

用于大招兵仪式的招兵类咒诗，而且其他类咒诗也

都为一篇独立成章的招兵篇章，不论是成卷的“招

兵”，还是成章的“招兵”，其语句格式大都类

同，即“ # # # #方， # # # #又要来”，也就是
说，一般格式为前一句是地方名称，后一句提出这

一地方要来的神祗，并且要来的神祗又是这一地方

很显著的特征：要么这一地方的自然环境或自然资

源与此地神祗有密切联系，要么从这一地名的谐音

中演化出此地神祗的特征（这一地名的来源又与此

地的生态环境有关），要么从这一地方曾经有过的

神话传说或历史事迹中描述出此地神祗的特征。而

这些“招兵”中出现的地名，虽然经过历史的分化

或历史的融合，古今概义已有很大的差异，然而除

了一些虚化或历史太遥远的地名外，大多数还可以

得到正确的释读，并且对彝族地名学、彝族历史地

理分布、彝族历史生态地理、彝族地理沿革等方面

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文学方面看，咒诗都是经过长期熔炼陶冶出

来的韵文，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在表现手法

上，时而轻描淡写，时而精雕细琢，修辞手法恰当而

丰富，文辞优美，清晰流畅，更具感染力；在叙述内容

上，内容虽然包罗万象，却遵循着“饥者歌其食，劳者

歌其事”的准则，使诗体通俗易懂，艺术性强，容易被

人铭记于心，咏之于口；在语言格式上，一般以五言

和七言为主，辅以其它格式，构成前双后单的句式结

构，形式多变又不离其宗，使其音韵铿锵有力，诵来

朗朗上口；在创作角度上，一般都有清晰的线索，大

胆的幻想，神奇的构思，飞扬的情采，大大渲染艺术

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描述手法上，不论对场景的描

述还是对人物的刻画，不论用色彩鲜明的对比还是

用顺其自然的比喻，不论是淡淡的白描还是精辟的

细描，不论以时间为线索还是以空间为主干，都富有

绚丽的民族特色；在文辞风采上，用恰当而丰富的词

藻和美妙绝伦的修辞手法交织而成，使文学艺术更

具趣味性和活泼性，连贯而整齐的节奏，在反复吟

咏中，通过形象精炼而流畅的语言，更表现出丰富

多彩的文学艺术魅力。

从天文学方面看，大型咒术中用的“招兵大神

座”十分注意对星座和天体的观测和研究，有十分

宝贵的天文学价值，据陈久金、卢央、刘尧汉等前

辈专家考证，“招兵大神座”九个星座中，“磁库

佛”与二十八宿中时首星即昴宿六星为同一星座，

它代表着二十八宿众星，“闪俩史”为北斗七星，

“所塔目”是冬天所见南方银河系中的可能包括天

狼星在内的大犬座中九颗亮星在内的恒星，“鹫德

古”是指贯索九星。

总之，咒术是人类原初文化演进历史轨迹保留

最为完整、内容十分丰富的一种活态仪式，是彝族民

间独特存在和独自传承的无形文化遗产。而咒诗是

对咒术仪式中所使用的诗化咒辞的“汇编”，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在五彩斑斓的世界多元文化中，也是

一份十分稀有的宝贵的人类记忆遗产。 $下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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